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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民花坞建红军，
壮怀激烈济世穷。
抗租反霸惩腐恶，
三破“围剿”建奇功。
乐清劫狱神通显，
设伏横床斩罴熊。
血洒老区志不移，
笑看党旗舞东风。

缅怀红军烈士
柳苦民
●陈尧州/文

王秀辉/文

已是春天了，从江南吹来绿绿的风，柔柔的，也
刚好吹绿了门前那一排排诗意的柳。
说它是“诗意的柳”，绝不是我矫情，更不是我

多情，有诗为证：“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不知绿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文人尚且
如此多情，我又何妨不能多添几笔？
况且，诗人们都说，江南的柳也如江南的女子一

样优美、恬静。到底如何，我一直在春天里找寻着答
案。
亦如江南不是我的故乡，我却梦里去了江南几

回，那春风、那柳岸、那姑娘⋯⋯
只可惜，小楼一夜听春雨，醒来，心还是不由得

起了风尘之叹！
诗意的柳，我见过最美的不是在江南，也不是我

门前那一排排醉过我眼眸的柳。我见过的那一片绿海
是在北京的颐和园。虽然那已是去年的事了，如今春
风又起，眼前仿佛又是那年景象：满眼葱茏，一排排
柳条随风摇曳，婆娑起舞，疏密相间的柳条织成一缕
翠绿翠绿的轻纱，似帷幕，掩映着皇城深宫那一层层

青砖黛瓦下面的秘密。
追溯历史，透过层层叠叠的树缝，那点点阳光犹

如粼粼碧波，似乎向人们揭开了那神秘的面纱。
岁月匆匆，时间在柳枝上绿了又枯，枯了又绿，

曾经的曾经却一去不返。能被岁月记住的，或许，只
有打烙在我们心里的那些美好和岁月的沧桑。
无论怎样，我还是喜欢被春风吹拂的细柳，喜欢

那些被文人墨客宠爱过的赋予了诗意的柳，陌上杨柳
色，柳下小池塘，无论在哪，文人笔下的柳都是那么
美、那么多情。一平一仄，每一株细柳都如一个翩翩
起舞的少女，风情万种。试问，世间若真有如此女
子，人间又有何求？
只可惜，红尘如梦，纵是柳色青青，世人终要

问：“情为何物？”
是啊！情为何物？“杨柳岸，晓风残月”，道不尽

的还是柳永的一纸离情。再比如“羌笛何须怨杨
柳”，不也是写尽了诗人王之涣的悲怨之情吗？
难道不是吗？陌上红尘，一诗一画，或情，或

爱，缘聚，缘散，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亦如一颗
被诗意缠绕的心，纷纷扰扰中谁也说不清楚是遗憾还
是酸楚，答案，或许只能交付于时间，在每一个春去
春又回中体会一株写满诗意的柳到底有多么美好、多
么浪漫。

叶海鸥/文

上保山位于温峤镇内，因其山脚下的村
子名叫“上保村”，故而称之。
许是爬厌了五龙山，行多了虎山路，登

烦了北山坡，又想起了那些年红遍朋友圈的
上保山的那重重火焰。于是约友一起重登上
保山，不为那一丛燃到天边的火焰，就为去
另一座山出出汗，吹吹风。
走过山脚下“上保山”的石刻字碑，正

式进入爬山模式。张望探寻，一时间竟没发
现上山的石阶，在我固定的思维里，已是
“风景区”的上保山，肯定是石级有序，像
五龙山，像虎山，像北山，我们只要拾级而
上，就可以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地登山。孰不
料，上保山的登山路还是跟初见时一样，那
么“原始”。那条所谓的登山路，也就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的路。有些地方非手脚
并用不能上，我们戏称“这才是真正的爬
山”。是啊，走贯了顺溜的人工铺好的山
道，觉得上保山的山路是最富山味的，最有
意趣的。
沙质的土路，落满枯叶，脚踩落叶声映

衬着风吹树叶的清音，那绝对是低音与浑厚
中高音的完美应和，让久困于都市各种喧嚣
声的听觉倍觉舒畅，大有“久居樊笼里，复
得返自然”的神清气爽。喜欢这种“丝丝”

的轻脆，轻得让原本日渐粗糙的心也柔了、
软了。是的，一路行来，除了偶尔的几声虫
啾与几串鸟鸣，就是春末夏初凉风的低语。
我们几乎没有碰到其他什么游者，只是在途
中偶遇过仨人，两个气喘如牛的中年男子，
一个身轻如燕的小子，再有就是山顶上一辆
越野车在蜗行，没有了印象里的那种速度与
激情，哦，还有三两个沿路兜售水果与饮料
的村妇村夫，其他就是满山的绿树，与穿梭
在绿树间的风。全然没有了当年的热闹与人
头。
不记得是多少年之前了，我们也曾登过

上保山，那时我们是众多慕名者中的一组。
上保山的红火，是由于一队户外驴友，偶进
此山，又恰好山上杜鹃殷红，于是上保山也
就此红了。慕名而来的驴友、闲人，当然还
有寻求刺激的越野者是漫山遍野的。游者的
惊艳声、追逐声、喧哗声、尖叫声，当然更
有越野车带来的心跳声，声声入耳。那时的
上保山，人比花盛。山失去了原有静默，失
去了应有的模样，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上保
山以花里胡哨的形象频频出现在网络上，我
想那绝不是上保山想要的。山应该有山的姿
势，岿然静默于天地之间。
而如今，喜新厌旧的人群，肯定有了更

好的赏花、越野的去处，就弃了原先的热
情。前不久乐清太湖尖的柴爿花，现下天台
华顶的杜鹃，映红了满屏的朋友圈。于是上
保山在时间的浊流中失宠了，却也因此有幸
回复了原样，清清爽爽，安安静静，一如下
山时途经的那些早已废弃的村庄民居，在山
风山雨的轻抚或暴虐下，虽然残败，但是青
石依旧坚韧，时光不蚀青石屋的清秀容颜，
在这山的一角不离不弃地坚守，见证着上保
山古往今来的这份静默。
时尚生活，登山成为现代都市人休闲生

活的标配，而上保山没有献媚于世俗，依然
以素颜的妆容静默在温岭小城的一角，没有
弃妇般的悲楚与幽怨，反而自我苍翠。山虫
在她怀里戏耍，山风在她眉间发梢放肆，她
也只是安然轻笑。
是啊，静默如山，稳重如山，屹立如

山，山的原貌不就是应像今日的上保山吗？
也许所有事物找回初心都需要历经一番喧
嚣，喧嚣后的安宁，才是生命最初的静，灵
魂深处的静。而今日的上保山就是这样的
静。喜欢在这初夏将至的山风中，让上保山
的这份静无限度氤氲在容易狂躁的胸腔里。

王华琪/文

家乡的小镇原来很小，几座小山丘相
接围成一个小盆地，后来因为在滩涂上筑
了一道道长长的海塘，围起的滩涂地被改
造成田地，小镇才有了比较大的一块平
地，也因此一天天变大。
小镇的海塘有很多道，最有名是镇东

北的那两道，特别绵长，特别雄阔。镇上
的渔民都叫它们“解放塘”。我没见过，只
是听长辈们讲起过小镇的渔民如何迎着风
浪在滩涂上堆砌起这么雄伟的解放塘的故
事。长辈们总是一脸凝重地说，每一段的
解放塘都是渔民用生命砌成的。所以，站
在望不到头的海塘上，我真切地产生对小
镇渔民改造自然的敬佩之情。
海塘坚毅地立着，阻挡着海风呼号、

波涛汹涌，默默地呵护着小镇居民的平静
生活。解放塘围垦起的滩涂地被改造成了
一个农场，河网交织，农田规整，这就是
小镇居民所称的“解放塘农场”。解放塘农
场据说是一批批知青辛勤改造建设成的，
农场里种着一排排的马尾松，高大柔韧，
迎风舞动，和海塘平行立着，应该是防风
林吧。农场的河道都养着鱼，围着网。可
能因为土质盐分多的原因，农场没有种水
稻，主要种甘蔗、西瓜等经济植物。
母亲以前在解放塘农场上班，我和小

伙伴们放学后就常到解放塘农场去玩，看
着在海风中沙沙作响的甘蔗林，就想起读
过的郭小川诗歌《青纱帐甘蔗林》里描写
的情景，仿佛那甘蔗地里也“埋伏着千百

万雄兵勇将”，仿佛“那甜甜的秸秆啊，立
刻变成锐利的刀枪”，在战争话语充斥的年
代，男孩子唯一的想象就是如何打仗。
小孩毕竟嘴馋，于是就相约去偷甘

蔗，甘蔗很高，青皮的，很硬，所以扳不
倒，我们就学赛跑冲刺，到跟前，两腿飞
起，“咔嚓”一声，一根甘蔗就被踢断，
然后剥去叶子，用牙咬开甘蔗皮就有滋有
味地啃起来，常啃得嘴角起泡，手也常被
甘蔗叶划出口子。偶尔也有出状况的时
候，农场的工作人员看到甘蔗叶一阵狂
抖，追赶过来，我们就哧溜跳到河道中
央的水泥船上，撑起长篙，追赶的人就
在岸上狠狠地骂，骂几声后不忘补上一
句“小屁孩，要记得把船给我摇回来”，
然后背着手踱回去，我们如同打了一场
胜仗，欢呼雀跃。
农场的边上是海塘，翻过海塘就是滩

涂地，滩涂地可是孩子玩耍的天堂。
我们常翻着日历牌看退潮时间，然后

提着小木桶去赶小海。赶小海要爬过高高
的解放塘。那时，总是个头大的孩子领
头，小的依次跟着，海塘根处有很多石
头，石头上长满了贝壳，在泥土下，看不
见，孩子们一脚踩下去，小腿就会被划出
一道口子，海水是咸的，浸着，生疼生
疼，所以做出这种牺牲的都是个头大的，
小个的则踩着大个的脚印前进。
海滩上有泥螺、香螺、钉螺、蛏子、

螃蟹、跳跳鱼，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小鱼
小虾。我们在滩涂上掏螃蟹的洞巢，也有
被螃蟹的大螯钳得嗷嗷大叫的时候，几个
人合捉那滑溜的跳跳鱼，成功的几率很
低。阳光暖暖地撒在滩涂上，泥土的荤腥

味掺和着海水的咸涩味在四周弥漫开来，
所有关乎大海的体悟可以固化，可以液
化，也可以汽化。懒得捡海螺了，孩子们
就开始在滩涂地里追逐打闹，相互往对方
脸上头发上抹泥土。海水就在不远处流淌
着，平和得如一汪河水。涨潮时，孩子们
提着木桶上岸，互相比较着木桶里爬着
的、跳着的小海鲜，沾着一身污泥，很是
欢喜地回家。
大人们不关心我们的战利品，一边扒

拉下我们的衣服，一边数落着，可我们不
一样，在月光下，吸着自己捡来的海螺，
特别的兴奋。
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记忆也如墙

上的日历一样泛黄，斑驳的日子里总有一
种感觉在我驻足回眸时温暖着我的视野。
这次回家，看到绵长的海塘还在，只

是一排排的马尾松早已被砍伐殆尽，解放
塘农场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汽摩工业园区，
造了很多的房子，曾经河网交织、沃田相
接的解放塘农场现在只是一个路牌、一个
标志，“解放塘”最终成了一代人热血沸腾
的记忆，在海风中沉淀成一个永远也做不
完的梦，被抽象，被删减。
入海口的礁石被炸了，造了一个很大

的污水处理厂，满是油污的滩涂再也没人
撒网捕鱼，再也看不到种蛏子的渔民蹬着
旱船在滩涂上划过后留下的长长沟槽，长
满高高的芦荻的滩涂虽然还能看到一些小
鱼小虾小螃蟹，却再也听不到孩子们赶小
海的欢声笑语了。
只有那绵长又雄阔的海塘依旧默默地

看着潮涨潮落，或许它还能记起小镇上的
一群孩子赶小海的往事——

解放塘与赶小海

江鑫荣/文

这天，薛承正在伏案工作，
喻婧突然推门进来，神色显得非
常慌张，额头上沁出一层汗珠，
她那一贯优雅的仪态荡然无存。
“薛总，出大事了。”
薛承被她的声音突然惊扰

到，整颗心顿时抽搐了一下，
“出什么事了？”
喻婧压住剧烈起伏的胸脯，

稍微缓了缓气，“会展中心的项
目经理不见了！”
薛承惊讶地看着她，问道：

“任立弘？他怎么了？”
喻婧赶紧回答：“我怎么都

联系不上他，问过项目部的同
事，说他三天前就没有在施工现
场出现过了。”
“他不是祁阳本地的吗？去
他家里找过没有？”薛承吃惊道。
“全都找过了，就是不见他
的踪影。”喻婧立马说。
“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无
缘无故地消失了！”薛承即刻就
发起火来，“失联都快三天了，
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觉察到？”
“这个项目进展一直很顺
利，早上项目部的人突然打电话
过来说现场变得乱糟糟，怎么也
找不到负责人，所以才向总公司
询问情况。”喻婧赶紧解释。
薛承顿感事态严重，立马起

身说道：“走！我们马上赶去现场
看看。”
几根烟的工夫，他俩就赶到

了会展中心项目部，方才在车
上，薛承打了好几通电话，始终
问不到任立弘的行踪，各方的信
息反馈过来，都说有好几天没有
见到他人了。
薛承刚下车，项目部几个管

理员就围住他大倒苦水，有的说
工人不给干活，有的说建筑材料
缺了几天还不到位，也有的说找
不到主事的任经理。薛承费了一
番工夫才弄清事情的大致情况，
原来是其中一个带班的工头和任
立弘同时消失了。这两天就要铺
设地下停车库的防水材料，但是
货物被供货商拖延至今还没有运
送到现场，导致其他工作无法有
序进行。
随即，他又来到施工现场，

偌大的工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
个工人还在干活，许多人闲坐在
那里聊天，据管理员说其余的人
都在棚区怠工。
“简直是胡闹！”薛承骂了一
声，又疾步往棚区走去。等到了
那里，他跟几个管理员说：“你
们去把他们给我请出来，我有话
要对他们说。”
几个管理员收到指示，立刻

小跑过去轮番敲门，才一袋烟的
时间，倒也把工人们全集合起来

了。薛承看他们站得东倒西歪的
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扯开
嗓子就发火道：“你们为什么不
出工，这大白天的都窝在宿舍里
干吗？”
一些人充耳不闻，一些人还

在嬉笑，还有一些人索性在交头
接耳，但大家几乎是达成一致地
不理睬他。
薛承见他们无动于衷，又厉

声道：“你们都闲在那里干吗？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
方，要及时跟我们的管理员沟
通，我们肯定会认真对待，但是
你们无故罢工，这是绝对不允许
的。”
此时，为首的一位民工粗声

道：“还说个屁啊，我们工头都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们一群人
的工资还怎么算呢？”
话音刚落，人群中顿时像炸

开了锅一般，一部分人的情绪开
始激动起来，大声鼓噪道：“老
张说得对，人都跑了，你让我们
怎么办？”
“不用说别的，先把我们的
工资结了再说。”有人喊道。
“对！不结工资的话，我们
就不干活了，叫市长过来也没
用。”又有人喊道。
“你们冷静一下，全都静一
静！”薛承举手示意大家先别说
话。
结果工人们继续七嘴八舌，

谁也不理睬他。喻婧见场面乱成
一锅粥，低咕一声“对牛弹
琴”，然后跑到项目部，拿了个
扩音器给薛承。
“大家先冷静下来，听我把话
讲完。”薛承对着扩音器突然喊
道，刺耳的声音着实把这群人吓
了一跳，便突然安静下来，抬起
头盯着他。
薛承一见起了效果，赶紧举

起扩音器，一脸诚恳地说：“我
说兄弟们，你们干着急也不是办
法！这工头不见了，又不是天塌
下来了，大家不要太着急。”
“你说得倒是轻巧，这钱都
被他卷跑了，活都白干了，你让
我们怎么不着急啊？”为首的民
工举起双手挥舞道。
薛承马上说：“我先声明一

点，你们这是给公司干活，不是
给工头干活。这工头不见了，不
是还有我们公司在啊，大家不要
着急。你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少要
养活，不干活，哪来的钱养家
啊？你们这一罢工，不是延误了
工期吗？这对你们和公司都会造
成严重的损失啊！”
“我们不听你的大道理，养
家是我们的事情，但开工钱是工
头的事情。我们只要工头交出我
们的血汗钱，我们就干活，工期
延误不延误，关我们屁事啊！”
人群中有人情绪激动地喊道，立
马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第十四章

燃眉之急（上）

写满诗意的柳


